
“你挑过水吗？ ” 小舅问我，“小时候挑过
水！ ”我肯定地回答。 “今天下河去挑一担水回
来，我看看！ ”小舅拿来一根带绳勾的扁担、两只
木桶说。 “好多年没挑水了，我试试看。 ”我一边
回答，一边接过挑水用具。

从小舅家到河坝边， 下一个小坡就到了没
多远。 我先把水桶放稳在大石头上，扁担搁在沙
坪上，拿出舀水瓢蹲着，在桶下边水潭中舀水。
左手扶着桶，右手一瓢一瓢舀满一桶，再同样动
作舀满另一桶后， 把舀瓢放在桶水上； 起身站
立，双手一桶一桶地提下来，分放在沙坪上，再
拿起扁担将两头绳勾勾在桶提中间的凹处，躬
身平衡起肩， 然后一步一步上坡， 一闪一闪转
肩，终于一挑水挑到舅家门口。 头出了汗，肩有
点酸，水洒了些，“不错不错！没忘本！ ”小舅笑着
说。

二十多年过去了， 自来水早就通到千家万
户了。 过年从甘肃回来的小舅， 却拿出扁担木
桶，特意让我去挑一挑水，来感受挑水的情怀。
小舅家住乡村的老屋，他在外工作多年了，听说
过年必回家一趟，每次都要下河挑一担水。 我给
舅家拜年多次， 只见大舅二舅在， 没遇上过小
舅；今年拜年早，就碰上这挑水的情节，把我思
绪带到了过去挑水的情境中。

记得父亲说过：“人可以饿一两天饭， 却熬
不过一天不喝水。 ”我家乡在农村，在那个年代
有青黄不接的时候， 几天不沾粮用干菜野菜充
饥，还会以多喝水来当粮。 那时没自来水一说，
所以一年四季无论什么天气，不管是刮风下雨，
还是烈日暴雪；无论是天寒地冻，还是干旱雨涝
……家家户户都得有人去挑水， 而且每天都必
去挑水。

山村的家乡，由于有山有梁、有湾有泉、有
河有沟，所以挑水就有地点不同、远近不同、路
况不同，但挑水要用要吃是一样的，且是风雨无

阻的。 正如住在郭家山垭壑、张家梁子的人户，
得到远处的沟边挑水吃； 且要先在沟边挖一个
坑塘， 四周用石块衬砌固牢， 让沟水渗入坑塘
中，这样水是比较干净的。 住在王家砭、吴家湾
的人家，要砭过岩壁、转到湾里，在渗水或泉水
边挑水吃； 也同样要在渗水泉水的地方挖个池
子，照样用石块衬砌，这样积累渗水泉水，天晴
下雨就会有干净水可挑。 我们家和谭家院子，都
离河溪不远，可直接下河坝挑水吃。 若是下大雨
涨水，我们也在河滩边淘个大砂潭，让浑浊的河
水过滤渗入潭中， 等沉淀清净后， 便可挑水饮
用。

乡村挑水都是早晨，一般要挑三四担水，倒
进厨房灶墙边的大水缸里。 山村农家，都有能
装四五担水的大水缸，家庭人多的得备两口水
缸，才可满足全家人的洗菜、做饭、泡茶，洗脸、
洗脚 、喂猪等一天的生活用水 ；若是当天要洗
澡、洗衣服，还得多挑几次水，所以挑水是每天
必做的事。 农家的孩子，从小就要锻炼挑水。 当
挑不起一担水时 ，父母就叫两人抬水 ；能挑半
担水时就开始单独挑水， 直到把缸挑满为止。
若是偷懒或是把水桶摔坏了，不仅会挨骂甚至
会挨打。

记得我 8 岁那年， 就和比我大 2 岁的三姐
开始抬水。 第一次下河抬水， 三姐就教我舀河
水，要先撇开水面漂浮草叶，撇一次舀一瓢，直
到桶水舀满。 抬水时因上坡我走在前，三姐在后
总把水桶拉近她身边。 到我 11 岁时，开始第一
次挑半桶水。 那是一个山曦初露、薄雾缭绕的早
晨，河溪两岸树林中，时而传出清脆鸟叫声；这
时拐弯下河小路上，已有谭家院子挑水的行人，
掀开了山村的忙碌。

到了 15 岁时，我就开始挑满桶水了。 挑水
跟挑其他东西不一样，上坡下梁、转弯过沟走平
路，都要会走适当步子和姿势，才能保住水桶水

少洒点出去；还有弯腰挑水起肩站立，两手要轻
握前后勾绳，以免掉勾或挂偏；走上坡扁担要稍
许横斜于肩脖上，以免前桶触地；下坡也一样姿
势，以免后桶触地；转弯时可顺势扁担换肩，即
可平衡水桶，又可双肩替换挑担；平路时要让扁
担上下弹起来，小步跑可让扁担“呼闪”合拍，这
样挑水既轻松又不溢水。 当然这样的姿势挑水，
最重要的是走路迈步要稳，不能打野眼（四处张
望），一步一步踩结实，不能踏飘；这样的步履与
姿势对头，桶装水的惯性就平衡了，挑的水就不
易洒出；否则，一挑水到家就所剩无几了。 挑水
一点不溢出，也是做不到的；自然洒出点水就像
珍珠落地，是给路边庄稼解渴，更是挑水人留下
心思和期待。

后来我 16 岁上高中， 住宿在汉阳坪集镇，
每逢星期天回到山村家，就主动下河去挑水，不
让父母操劳。 尤其夏秋放忙假，或是放寒暑假，
每天挑水我都包揽了；而且只要缸里少了水，我
就立马去挑水填满。 那时候心境如缸水般清澈，
心动如河溪流水般明净；每挑一担水，就是对生
活艰难的品味，更是对人生担当的诠释。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 我高考毕业分配
到城市工作，租房住在城郊东南村，改为挑井水
吃。 一口井管四五十户， 方圆百十米远的机耕
路，200 亩的田地，也靠这口井的水来浇。因为井
水来自地下，自然渗入流出，而且冬暖夏凉，长
年源源不断，成为郊农灌溉饮用的自豪和依靠。

到了 90 年代， 城镇郊区川道用上了自来
水；时至 21 世纪，城镇乡村全部用上了自来水，
而且还是纯净的安全供水。 如今社会快速发展
变化，让人感叹；也让人感到，时光岁月真如白
驹过隙。

如今挑水已成历史记忆， 小舅却将挑水视
为一种情怀，今年还成了检验我“本性”的标识。

“你会挑水吗”！ 他人无需会，但我必须会。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妻与我在老家区公
所下属的两个单位工作。两个单位隔着浅浅的
一条溪流，相望着。每天早晚，我都要踩着小溪
里，像省略号似的石块，小心翼翼地抱着儿子，
妻子牵着我的衣角，趔趔趄趄地送妻子到单位
上班，或者接到我的单位休息，不以为苦。

可妻子单位的领导， 找我的领导和我多次
游说，说我们这样下去，很不安全。特别是汛期，
行风走雨，溪流暴涨的。他们愿意为我们腾出一
间卧室和小厨房，叫我们在那里吃住。我很是感
激涕零，加之儿子闹夜，常常吵得几个同事休息
不好。而我的领导很是不舍，最后悠悠地说了一
句“你们住过去以后，他们就不用请门房了。 县
上区上汛期查岗，他们也不担心了”。

哦， 真的是这样。 那个单位三个编制，站
长、副站长和我的爱人。站长五十多岁，以前是
一个小乡书记，估计家里负担重，常常借县上
区上开会名义，回家帮妻干农活。 有年他们乡
上下冰雹，庄稼畜生房屋道路损失惨重，雨毁
还伤亡了人。 县上领导都去查灾慰问了，而他
还在老家背麦梱子。于是，被免职，安排到这个
小站任职。 副站长是一个小乡副乡长，看面相
五十多了，因身体原因，也调回来安排个闲职。
他的身体真的特差，灰白交织的乱发下，覆盖
着一张瘦俏蜡黄的脸。 每次下村回来，总要拄
一支树棍或竹根，走几步，就用竹根抵着肚子，
歇一会，痛苦地呻吟着，豆大的汗珠子啪啪往
地上掉。 妻子赶紧给递一塑料杯温水，他轻轻
地抿几口，缓过神来，朝我们感激地点头致谢。

他们俩往往是早上来，在单位紧张的办完
公，就急匆匆下村。 下午五点多，锁门，对妻子
客套地说声“你辛苦”，就骑上自行车，噌噌地
走了。 夜里，一有电话，我一个激灵爬起来，听
电话，做记录。 若有紧急事，便给站长发传呼，
两个小时后，站长黑水汗流赶回来。 不好意思
地自言自语：“你姨的老毛病又犯了！ ”

一个滂沱雨夜，我们正熟睡，屋外有了响
动，似乎有人跌倒和呻吟声。我急忙开门，用手
电一照。副站长捂着肚子，在一楼的楼梯间，蜷
缩着。 他断断续续地说：“不得活，去医院。 ”妻
子赶紧给站长发传呼：“有急事，请速回！”副站
长说：“没用的，站长家离村上电话室，四五里，
何况又是深夜，这么大的雨！ ”我那时年轻，就
半蹲着身子，想背着他去医院看医生。 可他手

足无力，身子面条似的，怎么爬都爬不上我的
背。 正着急间，妻子返回屋里，取了一把伞，轻
轻地锁了门，帮我把他扶上自行车。 他就这么
趴在后架上，身子前倾，头抵在车屁股座上。我
扶着车把，踉踉跄跄地朝医院推。 妻子跟在后
面，一边扶着病人，一边为他撑着伞。

二十多分钟后，终于到达医院。 值班女医
生一接手，妻子就立即骑着车子，飞奔进哗哗
哗雨中。 是的，我也在操心着儿子。 他感冒了，
发着烧。 他醒来后，用手摸摸身边，不见了爸
妈，是怎样的害怕和畏惧，不知要哭得多厉害
呢！ 医生耷拉着眼皮说：“绞肠痧，一时三刻要
人命的！”就叫他服了几粒药片，为他打了一小
瓶据说很贵的药水。然后，用嘴努了努病房里，
那只唯一的黑黢黢的病床。并向我说了一句很
瘆人的话：“睡醒点，有危险，随时叫我！ ”我就
怯怯地握着他的手，和他并排和衣躺下。 过一
会，用手背凑在他的鼻孔前，有细若游丝的温
热，才敢轻微地眯瞪一小会。可不知为啥，他呼
出的气，真是气味难闻，交织着烟味酒味油腻
腻的肉味，差点熏得我呕吐起来。终于忍不住，
我就睡在他的脚头， 把他的脚抱在我的怀里。
隔一会，装着不经意地掐一下他的脚后跟。 有
两次，他竟毫无知觉，把我吓得爬起来，使劲地
摇他，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又沉沉睡去，我才
战战兢兢地躺下。

终于挨到天亮，医生为他做了体检，挂了
吊瓶。 妻子为他提了一碗葱花麦面疙瘩汤。 过
了不久，站长来了，不失威严与长者风范说道：
“你们两个年轻人，都是好同志。 ”他的家人也
来了，一个朴实本分的大嫂，握着妻子的手，只
顾说一句话“好人有好报，大妹子！ ”我才放心
地离开，急急赶到单位上班。后来，区上宣传干
部写了篇表扬我们夫妇俩的新闻表扬稿，望着
站长那感激与愧疚的复杂眼神， 我婉言谢绝。
是的，我们被表扬了，而站长估计又要受到汛
期脱岗的批评或问责。

过了多年，有一次在县城，我们与副站长
偶然相遇。 他对着一个孩子说：“当年，得亏你
夏叔夏姨！两个好人，把我的命救了！”一问，副
站长其实年龄也不大，只不过，长年病恹恹的，
显老一些。又是多年了，我也五十几岁了，不知
他现在身体还好不。还有那位老站长，若健在，
老人家也该有七八十岁了吧。

知往 鉴今

挑 水 的 记 忆
□ 陈绪伟

往事 并不如烟

与善举抵足而眠
□ 夏崇庆

霜降时节， 陕南主要农事是挖红苕、 种麦
子。 这节点，我就迫不及待地蒸苕吃，先尝鲜过
瘾。 这原生态食品，粉而甜，软而糯，确是“入唇
菠萝甘，搓手蔷薇香。 ”像极了不图回报毫无所
求的乡间母亲，只知默默无闻地奉献。

红苕亦称甘薯、白薯、番薯、地瓜，原产地是
南美洲的墨西哥等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后传入
东南亚一带。明万历年间，福建长乐人陈振龙从
菲律宾将番薯引入中国， 呈准福建巡抚金学曾
试种成功并推广，迄今 432 年。广东林怀芝到交
趾（越南）行医，回国时引进了番薯这个药食同
源的稀罕物，先后在福建、广东、浙江诸省种植。
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又在上海试种成功， 缓解了
时水患后的饥荒， 并将种植技术和多种用途写
入《甘薯》一书中广泛宣传。

根据现有史志资料记载， 安康种苕是近一
百多年的事。 《紫阳县志》 载， 清道光十五年
（1835 年 ），陈仅 （浙江鄞县举人 ）任紫阳知县
时，见“民恒有菜色，粮食不能自给。”当即“引进
粮食新品种”，“劝民种苕”，解除人民疾苦。他调
任安康知县后，又从紫阳引进苕种。《安康县志》
载，清道光十九年（1839 年），知县陈仅为解决
灾多粮少、民贫缺食的困难，教民广种红薯。 到
1931 年，安康红苕产量与玉米产量相当，占秋
粮的 1/3。 由于红苕耐旱稳产，一直是浅山丘陵
的“半年粮”。这对保守饥荒困扰的农民来说，就
是一种宝藏！

笔者的故乡位于丘陵地带， 苕是主要农作
物之一。有“一料（季）红苕半年粮”之语。庆幸自
己出生在陈仅引种红苕百年之后， 与苕结了善
缘。 孩童靠它养小命，少年参与种苕活动，乃至

带苕放牛，带苕上学。农谚说“秋后弯弯腰，胜过
春天走一遭”。苕称“地宝”，埋在地下，隔着地皮
难以刨干净，尤其地头垄沟边。 苕蔓干枯早，易
被人忽略，给秋人发现残留蔓根，定会挖出一串
红苕来。即使未发现蔓根，地角垄畔也能翻出一
笼来。这种好习惯是对劳动成果的爱惜，对温饱
线上的人来说，更是对生命的珍惜。少年常随大
人参加这样的拾秋活动。如今遐龄，它成了捡拾
秋野的美好时光回放。

那年代，苕是居民粮的标配。 在饭馆买饭，
一碗米饭搭上一两块红苕， 这是人们的共同记
忆。

十冬腊月，朔风凛冽，天寒地冻。 营养丰富
的红苕既容易消化，又供给大量热能，自然成为
捉襟见肘之家果腹御寒的最佳食物，家家户户，
餐餐有苕，变着花样巧吃苕。“早上红苕站队，中
午红苕开会，晚上红苕打扑克”，意思是说早上
吃蒸红苕，苕像列兵站队；午饭吃红苕糊涂，许
多小苕块相聚犹如社员在一起开会； 晚上吃的
炒苕片，颇似扑克牌。过年津津乐道的是炒的苕
果子、炸的是薯片，和苕垫底的蒸肉肘子。 团聚
的开心，老少的欢愉，那眉眼笑得像盛开的红苕
花，多彩而灿烂。

苕是三餐四季一主粮， 青黄不接救命粮。
因而人们对苕的保管也煞费苦心 。 为了保温
防雨水，因地制宜挖苕窖贮苕，犹如当今的冰
箱冷库。 窖口搭的像小偏厦；为了防盗 ，窖口
一尺多深内壁按十字架上锁；春季，窖里缺氧
易发生危险，先辈们也脑洞大开，用一盏油灯
吊入，观其燃熄、亮度，测试氧气浓度，再决定
是否下窖。

红苕既是高产粮食作物， 又是一种美味蔬
菜。除蒸、煮、烤外，还可以晒干苕片、苕丝，随时
可做饭吃。 加工成淀粉，可做粉条，食前温水浸
泡，热煮、凉拌皆可，单炒配菜也皆宜。还可制成
包子、饺子等食品馅料，润滑耐嚼，口感极佳。又
可把苕粉条加糖膨化，受孩子追捧。采用蒸、炸、
炒方法可随心烹制各种风味菜肴。 如醋溜红苕
丝，丝丝缕缕刺味蕾，酸辣脆嫩皆爽口，成为陕
西冬日家常菜。用苕垫底的蒸肉肘子，现今往往
吃苕而留肉，苕的魅力不言而喻，从求温饱到讲
科学促健康转变。 当下连艳绿的苕叶也一举跃
升为市民餐桌上的环保菜，各种滋味的薯条、薯
片进入超市受青睐。 不由得让我想起乡下岁月
来， 那年月的我们怎么也不敢想红苕会有如此
尊贵的待遇，我若是苕，定会欣然自慰的。

夏秋时节，若削个粉皮小红苕，咬一口啊，
甜如藕，嫩如菱，脆如雪莲果，清香可口。津津有
味，从舌尖甜到心间。

绿树常念培土恩，吃苕不忘引种人。陈仅的
卓著政绩受到安康人民的敬仰而名垂史册，《重
续兴安府志校注》《安康地区志》《紫阳县志》和
《安康县志》都有多处记载：“陈仅在安、紫两县
主事十余年，轻徭薄赋，又极重农事。积谷备荒。
撰写《劝民种苕备荒六十韵》。步叶世倬后尘，以
诗文劝农桑。 ”“还发布《劝谕广种红苕晒丝备荒
示》，颁布政令推广种薯。 ”因其政绩而深得百姓
爱戴，离紫阳时，吏民赴省呈留，未准。地方为其
建德政碑，并立祠纪念。 读到此，我突然与先民
产生了深切认同。历史一再证明“人因有德而伟
岸”“德不孤，必有邻”的不朽名言。陈仅所为，不
就是跨时代的精神楷模吗？！

透过《岚皋县志》《安康地区志》，我们看到
了战斗英雄娄学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
生。

娄学政，1915 年 12 月出生在岚皋县城关
镇樟树坪村（今竹林村）的一个小山沟。 娄学政
11 岁时在岚皋本地城关小学上学。1934 年后到
安康兴安师范上学时即开始宣传抗日救国主
张，积极投身到伟大的革命洪流中。

1934 秋，年仅 19 岁的娄学政在兴安师范
上学时任岚皋旅安学生会主席， 领导学生开
展爱国抗日宣传活动。 1936 年 1 月，岚皋旅安
学生会创办了宣传进步思想的刊物 《晓岚月
刊》，他任副主编，以时论、杂文、小说、诗歌等
宣传抗日救国英雄人物的动人故事。 1936 年
4 月 22 日， 地方当局镇压兴安师范爱国抗日
活动 ，娄学政等人被捕 。 《晓岚月刊 》被迫停
刊。 后经中共安康地下党组织全力营救，娄学
政等人被释放。 1936 年 12 月张学良、杨虎城
将军共同发动 “西安事变 ”后 ，经中共党组织
安排， 娄学政等人辗转多地于 1936 年底到陕
北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 思想政治理
论和军事素养得到提升。 1938 年 1 月，娄学政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 年 8 月从抗日军政大
学结业后， 被分配到淮南地区由鄂豫皖红军

第二十八军和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
军四支队，任八团教导处军事教员。 将所学的
理论知识和军事斗争知识运用在教学之中 ，
细心传授讲解，深受学员喜爱。

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时期的 1940 年 9 月，
娄学政任淮南新四军五支队十五团一营营长
时，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
血牺牲。率全营指战员，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英
勇作战。 在苏皖边界地区来安、六合、天长等地
的盘山、刀山等战斗中，打退敌人十余次进攻，
胜利狙击敌人多次反扑，坚定顽强守卫万山，掩
护了部队安全撤退。 1940 年 10 月，在淮南津浦
路西地区作战时，右手被敌弹击中负伤致残，但
坚持左手持枪指挥参加战斗， 后被定为二等乙
级残废。

1945 年 7 月， 娄学政任新四军二师四旅
四团的参谋长。 10 月下旬，新四军二纵会同八
路军山东军区第八师发起鲁西南界河战斗 ，
攻击对象是为国民党军开路， 投降日军的吴
化文部和拒绝投降、配合北犯的日军。 娄学政
率一个营的部队，仅用两个连的兵力，歼敌一
个特务团，俘虏一千余人，活捉敌军副团长。

抗日战争时期， 他还兼任过新四军山东省
军区第二纵队四旅十团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

娄学政率部队英勇作战， 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
作出贡献。 1948 年 8 月，任二十一军六十一师
十八团团长，其后，还任过师侦察科长，第三野
战军司令部情报科长。 解放战争中，参加南马、
三岔店、支河、高密、诸城、益林等战斗，并参加
淮海、渡江等战役。

1950 年 10 月， 娄学政任中国人民志愿军
某部副师长，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奔赴朝
鲜，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1952 年 11 月，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回国后，
任华东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处长。 1954 年 3 月，
出席中共华东军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1956 年
12 月，任原南京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处长。 1957
年 6 月 18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命令授予
其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58 年
8 月被评为原南京军区二级先进工作者。 1962
年 8 月，任原南京军区司令部军事科学研究处
处长、军训部部长。 1963 年 3 月，任三十一师
师长。 1964 年 6 月后，任十二军参谋长，舟嵊
要塞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十二军副军长。 1979
年 2 月后，任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江苏省革
委会副主任，江苏省军区副军职顾问。 1982 年
8 月以享受正军职待遇离休，10 月 6 日， 病逝
于南京 ，年 67 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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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溪是平利县一个景
区，享有“小九寨”美誉。

桃花溪水，溪水桃花。 一
个诗意浪漫的地方，因桃花水
的潺潺律动 ，岭披锦绣 ，山藏
奇峰，云蒸霞蔚，暮染烟岚，让
人留恋向往。

发源高山之巅的桃花溪，
一路行走 ，一路扩编 ，最后汇
入到一条河的序列 。 河叫秋
河 ，孕育出一个坝子 ，名叫秋
坪。 弯弯曲曲的秋河，不仅慷
慨接纳几十公里以外的桃花
溪水 ， 还沿途壮大自己的体
量，冲刷回旋出许多大小不一
的坝子。 当它百折千回走到广
佛镇秋坪坝时，变成一条永不
干涸的四季河。 于是，便有了
层层叠叠的水田，有了绵延起
伏的山川。

山远、地缓、川平。 四周青
山苍翠 ，河川田地肥沃 ，坡地
茶园葱茏。 得天独厚的自然风
光，吸引南来北往的客人来此
考察研学观光。

人们逆流而上， 便可看到桃花溪的水从
山岭间、从一条条涧水处、从一汪汪咕噜咕噜
冒出山泉的草丛里，源源流出，瞬间秒懂“山
有多高，水就有多高”的自然言语。

生机盎然的秋坪坝， 诞生了一家名叫帝
景南山的企业。 老板生得清瘦娇小，见人一脸
微笑，好似一朵盛开的山桃花。

嗅着桃花出生， 喝着桃花水长大的山的
女儿，许是得了天地灵气，常饮桃花溪水的缘
故， 出落得如花似玉， 自带一股山野清新之
气。

“万山之中布新景， 琴声悠扬唱乡音，落
子如棋步步鲜，和美乡村谱新篇。 ”这首嵌名
打油诗道出了创业者“万琴棋”的广阔前景。

山有琴棋，灵动花溪。 一个年轻的女企业
家，外表清爽干练，目光清澈如水，步履风清
稳健。 谈吐温和甜美，窈窕的身板，蕴涵着蓬
勃向上的力量。 就连名字也洋溢着一股诗情
画意。

出生在桃花溪谷， 上小学才第一次走到
乡里，上高中才第一次走到县城，上大学才第
一次走出省城的万琴棋，大学毕业，在西安发
过广告，干过推销，当过文员。 城市生活固然
精彩，却只能糊口自己，距离养活一家人的目
标还是太过遥远。 权衡利弊， 她决定回乡创
业。

琴棋弈棋，琴棋善弈，在新农村的大棋盘
下，创业创新让家乡声名鹊起。 她以大地为棋
盘，以农具为棋子，以五谷田园和茶山为楚河
汉界，以感激家乡的浓烈情愫，弈出一手手振
兴乡村高招妙棋。

她先是把散布于千家万户的各种食用菌
（木耳、香菇、野生菌子）、生猪腊肉、土鸡粮油
等收集起来， 成立优质富硒农产品销售公司。
注册“思乡味”商标，统一规格，统一包装，投放
市场。 由于种类多，品质好，价格公道，深受消
费者喜爱。 靠山吃山，让她收获人生第一桶金。

“要干就干出模样，要做就做出特色。 安
于现状，只能当个‘二道贩子’，啥时候也不会
走出自己的脚印。 ”万琴棋说道。

家乡田肥土沃，富含晒元素，种啥长啥，
既然当了新农人，就不能辜负脚下大地。

溪水汩汩流淌， 被铁栅栏所
隔，其状宛若琴弦，股股清流喷涌
而出， 唱出新农人创业奋进时代
强音。 2014 年，平利县帝景南山
茶业有限公司成立。 新企业,新征
程，孕育出有滋有味新生活。

万琴棋流转泡冬水田千余
亩，种植水稻和油菜，春赏菜花，
秋闻谷香。租赁茶山千余亩，让游
客体验采摘乐趣。 帝景南山不仅
种茶、种食用菌，还种豆麦油菜；
不仅有自己的茶叶加工厂、 放牧
场，还有可供成人、学生手工劳作
的瓷心坊（手工创作基地）。 业务
涵盖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 研学
实践、技能培训、特色餐饮等多个
品牌服务。

亲近自然，读懂五谷，乡村有
约，让更多人体验耕作乐趣。观水
流跳动， 抚稼禾辨识， 听苗木拔
节，瞅果菜成熟，脚入田泥，身住
瓦舍， 感受大地温度……看着这
样的乡村美景， 万琴棋自己都激
动得睡不着觉。

根植大地的企业，先求品质，再讲效益。
田园综合体建设， 不仅让当地 400 多名父老
乡亲不走他乡， 不去远方， 实现就地就近就
业，成为拿工资的产业工人。 也让企业一天天
发展壮大起来，随着产业链条不断完善，农技
培训、研学体验成为新的利润增长极。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 今天的成绩代表
不了明天的收成。 ”万琴棋在县城斥资百万，
建起国学馆， 只为搞好茶艺培训， 扬国学精
粹，为当地培养一批留得住、能管用、爱家乡
的乡土人才。

国学馆设有茶艺厅、品茗堂、书画室等专
业培训工作室，除她自己宣讲外，还从西安、
成都、杭州等地聘请专家学者来授课。 设置的
课程有“琴、棋、书、画、茶礼、论语研习”六大
主题。 自去年 6 月开班以来，研学基地共吸引
3400 多人观摩学习， 孩子们研习孔子拜师之
礼，体验茶旅文化精髓，参与田间农事劳动，
了解琴棋书画知识。

“我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活动，从
‘拜师礼’到农事体验、观摩茶艺表演，学手工
制作，卷起裤腿下田插秧，收割油菜，各种新
奇的农事，让我感受到劳动的充实快乐，体验
到五谷成熟变形的奇妙！ ”

来自汉滨区培新小学的张洁笑吟吟地告
诉我们， 每当看到听到孩子们在研学基地欢
愉无比叽叽喳喳的喜悦神情， 万琴棋的脸上
洋溢着青春幸福的光彩。

国学营养思品，农耕营养身体。 建研学基
地，就是想让孩子们像自己小时候一样，能够
经常到田间地头看看，了解农村，熟悉农事，
激发人们热爱农业，建设家乡情怀。 今后，我
们将把老年康养与岁稔年丰结合起来， 经营
围着市场转，美好生活有盼头。 万琴棋自信满
满。

帝景南山，经过十多年发展，农田色彩斑
斓，茶园郁郁葱葱，研学基地，花香四溢，培训
经济，创出新效益。 五谷满园，菜畦时鲜，桃花
艳艳，山泉水那么甘甜。

新型农人万琴棋， 把梦想种成一行行诗
篇。 河溪山岗歌声悠扬，引得百鸟啾啾，田间
地头缀满串串丰收华章，菜鲜米醇果香，一帧
帧壮阔秀美新画卷在秦巴山地徐徐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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